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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崛（海南）

琼岛西部的儋州，以宜伦江为界，南部叫水
南，北边叫北岸。北岸的女人很有个性，她们精明
坚韧，一条扁担两个箩筐，就能挑起全家生存的希
望。儋州话把“女人”叫“咩人”，因此，人们便称她
们为“北岸咩”。

“北岸咩”穿着很独特。她们的衣着很贴身，
衣服钮扣之处从右肩处往下斜开，扭扣是细布条
扎成的，形状如黄豆一般大小。袖子也窄，贴紧手
臂直至手腕。衣身之端至臀部，微呈半圆形。裤
子是宽直筒的那种，裤腰右侧有两辫布条调节松
紧。走起路来，飘荡洒逸。服装的颜色随年龄大
小不同，一般年轻的鲜艳亮丽，中年的淡暗沉稳，
老年的沉黑厚重。“北岸咩”出门时，为了遮阳挡
雨，时常头扎围巾，再戴着“锅盖帽”。“锅盖帽”是
用竹篾编成的，直径六七公分大小，形状象锅盖而
得名。“北岸咩”的整个装束有些像惠安女。“北
岸咩”很精明。她们能在不同的季节根据市场的
需求在同一块地上种出不同的庄稼。她们赶集
时，能采取不同的方式招揽生意。她们能通过产
品的摆放技巧，吸引顾客的视觉。她们的推销技
巧，能让顾客感到机会不可错失。她开价还价的
方法，能让顾客感到自己占了便宜。曾经亲眼见
过一位知性中年妇女跟一位“北岸咩”交易的情
景，“北岸咩”那带有浓浓儋州话的普通话，再配上
那比手划脚的动作，让人感到很亲和。“北岸咩”开
价每斤七元，那位知性妇女买了三斤。过称之后，

“北岸咩”手快口快：“三乘七等于二十六元，收你
二十一元就行了。”这让那位知性妇女认为是占了
便宜，心里很是舒畅不已。一位小伙欲买鸭过年，
来到一位“北岸咩”的摊位，鸭卖完了，只剩鸡。“北
岸咩”说：“过年哪有买鸭的，鸭就是压，压得你一
年喘不过气来。应该买鸡，一年到头大吉大利！”
小伙买鸭不成，一定要跟她买鸡。

“北岸咩”很勤简耐劳。一年到头，田间、集
市、家里“三点一线”，几乎成为她们生活的模
式。公鸡还没鸣叫，她们便起床为全家做好早餐
午餐，然后，就往田间走，把种出的农产品收获、除
净、分类，然后，赶在第一缕晨光之前到达集市。
路近的就靠一个肩膀两条腿，路远的以农用车代
步。她们的早餐在路上吃，中餐在集市用，菜很简
单，吃饱就行。东西卖完了，便匆匆回往赶，做饭
喂猪喂鸡，忙得不可开交，直到鸡归了窝，牛进了
栏，才停下来休息。“北岸咩”这样的劳作生活方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也没一句怨言。

“北岸咩”爱憎分明。她们对自己的男人很体
贴，哪怕是遭到怒斥，也会容忍；她们对儿女很温
存，为了儿女们的幸福，那怕是割掉身上的一块肉
也心甘情愿；她们对亲朋好友们很讲义气，要是有
事相求，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要是她们的亲人
朋友受到欺负，她们便跳出大吼一声，有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之势，直至为其争回尊严；要是她们遭到
质骂，她们便义无反顾反驳，不赢决不罢休；要是
她们的买卖受到诈骗，她们便以牙还牙，直至追回
应得的利益，然后与其绝交，永不来往。

“北岸咩”，儋州独特的风景。

北岸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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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剑（海南）

根据多年阅读的经验和生活的经
历，得出一个被很多人认可的结论，那就
是文字记录的历史一般都不那么可信，
尤其是由皇家御用写手记录的，更是可
以大胆颠覆，近来批量出笼的电视历史
雷剧和以评书形式走红的各种历史讲坛
就是有力佐证，那里面记述及描绘的历
史基本上属于臆造，除了误人子弟外，还
有一个功能，就是劳民伤财，把大量宝贵
的资源浪费掉而已。

而现实生活中的早年实物，如建筑、
器皿、工具、碑刻、手艺等，反倒比文字记
录更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真相，那
一般是不可更改的，即使更改，也打下更
改时代的烙印。比如府城的五公祠，说是
历史久远，其实现存的建筑主体是民国初
年所造，至于有了水泥梁柱，则更是近些

年所为。这些，都无法蒙骗世人，于是后
人们便可从中窥探出历史的蛛丝马迹。

为了给浩大的东坡文化园工程进行
策划，在儋州认真考察了几个回合，对以
前信以为真的某些道听途说有了自我嘲
讽，也可以说是自我批判。比如，曾经认
为白马井镇的白马井海南无双，其实儋
州还有座落在中和古镇的冼太夫人庙里
的海南第一井，据传是冼太夫人亲自开
挖的；当然，东坡书院里的东坡井也年头
不短，令人称奇的是至今井水清澈，打上
即可饮用。

至于白马井，一般只看旅游小册子
或只听传说的人一定认为气势磅礴，规
模宏大，其实很小气，百十平方米的地方
被很俗的院墙围住，院门的楹联居然不
是石刻木雕，而是油漆写上，肯定无古可
言，而从字体上来看，更不太像是名人墨
宝。因而，几乎没有什么游人到此一游。

不过，儋州的中和古镇有一种东西
颇为打动了我，那就是残破城墙内的古
街道两侧民宅门口的摆设，这些摆设很
少被典籍、县志、资料介绍，各种印刷精
美的儋州及海南宣传品中也难得一见，
它们是石头雕刻的看门狗！

仔细观察，石料应该是火山岩，这种
石料由于儋州海边有过火山喷发（有龙
门激浪处可证），所以举目皆是，并不难
寻；而雕刻的工艺并不精巧，只有大致轮
廓，细部不太讲究，估计属于当地石匠的
作品；石雕体积一般较小，比起北方豪宅
门口的石狮子，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这些还没有真狗大的小巧石
雕却很动人，静静地卧在每家每户的门
前，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
在看家守院，其实既不狂吠，也不追逐，
而是永远一动不动地标明它们的存在。

难道它们真的仅仅是一种艺术水准

平常，材料价值不高的摆设吗？不，我认
为它们最大的作用是在记录和延伸着历
史，把中和古镇世世代代的民间心态、世
俗风情、传统工艺留存下来。这些从地
底涌出的岩浆冷却下来而形成的万年材
质，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质朴而颇具特色
的雕琢，变为文人墨客、尤其是衙门写手
用文字不可能记录下来的时代写照。从
这些石质的小狗身上，能够看到战乱年
代的仓惶，能够看到和平年代的安然，能
够看到富裕年代的堂皇，能够看到贫困
年代的拮据。总之，每只小石狗都有着
或深或浅的时代烙印。

最让我称奇的是，据说从没有人偷
窃这些正常人都可以抱走的小石狗，我
向当地人询问，假如门口的小石狗真的
丢失了怎么办？他们淡淡一笑，回答，那
就再请人凿一个呗。

我大笑。

白马井与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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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瑞梦
知青情（朗诵诗）

■ 王卓森（海南）

时光悠悠，心悠悠，
沧海桑田，情绵绵……

在岁月的幽深之处，
在红土地的沉默之中，
有一个蹉跎的故事，
有一支难忘的歌，
一直回荡在抱瑞村的山水间——
三十九年了，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那些被记住的青春，
那些被燃烧的激情，
那些被风吹干的泪痕，
那些被珍藏到永远的笑声，
今天又重新温馨回放，
重新以蒙太奇的方式舐舔内心。
知青，
一个曾经如此熟悉的名词，
一个曾经如此热烈的旧梦，
那是我们共同的呼唤，
那是一代人无法退潮的记忆之海。

文澜江在不远的上坡下流淌，
布谷鸟在浓绿的树林中歌唱，
在抱瑞肥沃的红土地上，
白云飘飘，野风习习，
我们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在古老的村落安营扎寨，
在阳光下向勤劳的乡亲们学习劳动，
在月光下倾听庄稼们的窃窃私语，
在时代狂流中放牧青春，耕耘梦想，
从泥土里收获四季的稻菽，
从汗水中打捞闪耀的希望，
从战天斗地中牵手朦胧的爱情，
也从扑腾中望断前路的迷惘。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任风雨吹打，
凭意志如铁，
我们的脸庞改写了稚嫩，
我们的腰杆挺起了成熟，
乡村生活磨砺了我们的沧桑，
乡亲们的爱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所有的一切，静水流深，
命运与这片脚下的土地紧紧相连，
生命的情节缓缓如歌，
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里，
离开已经飘入我们夜梦的抱瑞村，
离开已经融入我们呼吸的乡亲们。

知青的往事，抱瑞的日子，
那是我们不停叙说的岁月传奇，
那是我们割舍不掉的旧不了情，
今天，我们回来了，
像一个远行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
怀抱，
当年的小媳妇，成了慈祥的老大娘，
当年的壮小伙，成了满脸皱纹的老
大伯，
当年的青瓦房，成了排排新楼房。
抱瑞，我们的第二故乡，
抱瑞，我们的青春梦想，
抱瑞，我们此生忘不了的白发亲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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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锡均（海南）

石壁堆是万泉河水冲积的沙土层所
形成，位于琼海石壁墟。从东至西，长约
2000米，从南至北，宽约500米，总面积
20万平方米。东南西三边，均为万泉河
水所环抱，东边前沿，是石壁滩急流与石
壁湾水汇合处；南边，是万泉河主道，从武
弄滩、可竹林湾、石壁滩而下的滚滚流水
削边而过；西边，则是武弄滩急流泻下可
竹林湾时，在滩之左侧，甩下的一个浅水
港；北边，有一条叫毫毛沟的小河沟，发源
于母瑞山，千转百转，由北而南，至沙土堆
之西北角，打个转折向东，擦着沙土堆边
沿，直下石壁湾而出万泉河。石壁堆的这
种形态，实质上是一个四边有水仅一小段
同陸地相连的半岛。它的北边，隔着条小
河沟，却是陡然升耸而起，高达数丈，而后
平展而去的平地。这就是石壁洋与石壁
岭村以及石壁墟之所在地。

石壁堆的地形结构是北高南低，北
边高出水平面三四米，南边仅约一米，其
地层结构，几乎占一半面积的北边，是千
百年洪水浮泥沉积的黄土层，南边则是
一片洁白的沙滩。那沙滩，也是由北而
南，由高而低，形成一层一层梯田般的沙
层，沙层边沿有潮水退后留下的环形波
纹。河滩上的沙，细细的、柔柔的，一脚
踩下去，就陷成深深的沙窝。洁白的沙
粒沙层没有任何养分，然而，在沙滩上却
长水柳树。水柳树高不过人，枝桠繁茂，
有极强的生命力，能在洪水浸没几天几

夜之后不死，被流水压弯了腰的枝桠，洪
水过后又崛起而勃发生机。它特别耐
旱，在长夏酷烈的阳光下，沙滩温度高，
可它的枝叶照样青碧碧的。村人常在盛
夏烈日下，走过这片沙滩到可竹林湾游
泳，沙层的沙热，走不了十几步能把脚板
烫起泡。因而村人总是折几把水柳树
枝，每走几步，就丢下一把树枝叶，铺垫
着走过这片热沙滩。

在南边，靠近武弄滩、可竹林湾、石壁
滩河段的沙滩上，有一滩滩的河卵石。这
些河卵石，大的如拳，小的如指，色泽多为
朗黄，也有灰色、黛色。其状有圆形、椭圆
形、长形等。不论什么形状，均不见缝穴，
没有棱角，却有明丽的纹理，成滩堆聚散
落于沙滩上。这些五彩卵石，就像是艺术
大师留在沙滩上的印象派杰作。

北边的土堆，是黄泥混沙的土层，土
质肥软，长有刺竹丛和灌木林。还有纵
横交错的藤本植物，当中有一种乡人叫

做“毛寒”的树，在刺竹丛周围特别多。
那些在堆上放牛的乡人，见到它总会远
远走开，因为不小心碰到会全身发痒。
石壁堆还有一种树，不知学名叫什么，村
人都叫“虹”树。因蚕喜吃它的叶子，村
人也叫蚕树。树杆有如人的手臂般大，
枝桠像鸡爪向上空斜逸伸挺。这种树遍
地都是。当年，我是个小学生，放了暑
假，就陪着二兄到石壁堆上守蚕。蚕虫
在虹树树叶上吐丝做茧，把自己包裹在
里面。不多久，蚕虫变成蛹，再后来蚕蛹
蜕变为飞蝶破茧而出。那些蚕茧，有拇
指般大，一个个结悬在树枝上，枝叶随风
起舞，它也随枝晃动，那情景，令我难忘。

石壁堆靠沙滩的那一隅，有好几十
亩不长树的草坡地，自古以来就是村民
放养牧牛的好牧场。相传，1400多年
前，“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冼太夫人，
曾到过石壁，在石壁屯兵，以石壁堆作为
练兵场。她以石壁为据点，率兵到万泉

河上游山区，平定了少数民族暴乱。万
泉河两岸人民为纪念她，在石壁湾岸上
建筑了一座“圣娘庙”（圣娘，是群众对她
的尊敬），并定于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
在石壁堆上举行盛大的军坡节来纪念
她。数百年来，石壁堆军坡经久不衰，但
随着历史远去，岁月风雨已抹去它原有
的许多色彩，至今已演变成一种大规模
的物资交流集市。上世纪五十年代，笔
者曾亲眼目睹石壁堆军坡的热闹场面，
那些卖食的，搬来木条、竹竿在荒草坡上
搭起临时酒棚饭店，用泥土、石块筑起个
灶安上锅，在棚内摆几张桌子板凳就开始
营业，只消半天时间，石壁堆上就耸起高
矮不齐歪歪仄仄独具风采的竹棚萎蓆
街。各路生意人车载船运肩挑，把山货、
土特产搬上石壁堆，各占地段，摆卖商
品。一时间，炊烟四起，酒肉飘香，人头攒
动，声浪嘈嘈，一个野趣十足的军坡集市，
便在石壁堆上诞生了。

军坡前夜照例要演军坡戏，戏台就
搭在荒草堆的一隅。记得有一年，军坡
请来两个大戏班，一个是道修班，一个是
三升半班。堆上搭两个遥相对望的戏
台，一台演《倒插金钗》，一台演《林攀桂
上金銮》。这对台戏，双方都想争观众，
都使出浑身解数来演。往往这边演得精
彩处，台下阵阵掌声时，那边场里就有人
跑过这边来。而当那边唱戏唱到动人
处，台角上放起赏戏的鞭炮时，又把这边
的观众吸引到那边去，这对台戏，演得煞
是精彩绝伦。

石壁堆，让我回味无穷。

石壁堆石壁堆

■ 魏晓彦（山东）

前天去菜市场，邻居马大姐老远就
喊我：“小魏，你也来买菜啊？”马大姐平
时不爱理人，今天怎么这么主动热情？

“几年不见了，孩子快上高中了吧？”
大姐关切地问。

“是啊，明年呢。你家孩子该中考了吧？”
“刚考上了一中。”
“省重点呢，孩子真优秀。”
“还凑合吧，在班里是第一名。”哎

呀，那是相当凑合，我啧啧称赞。
今天，我又去参加了同事孩子的“状

元”喜宴，同事女儿考上全国重点，乐得合
不拢嘴，喜宴上，大家除了赞还是赞，除了
羡还是羡。同事高兴极了。

我每天和儿子通报这方面的所见所
闻，让孩子好好学习，长大考名校。听我絮
絮叨叨，正在打游戏的儿子很平静地说：

“我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学习好了。”儿子终
于了解我苦心了？我惊喜地问：“为什么
呢，儿子？”儿子漠然答道：“家长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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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爽

露天而眠
■ 王太生（江苏）

天气炎热，又想到那些人露天而眠。
我的邻居张二爹，是个蹬三轮的，生意清冷

时，他会把车停到一棵银杏树下半倚半躺候客歇
息。有时候，老人的鼾声骤起，初似火车徐徐起
步，复如乡间童子呼呼拉风箱。那些从树桠枝叶
间，筛落而下的斑驳阳光，洒落在他满足的脸上。

吃喝拉撒，坐立卧行，是这个世界最凡俗的事
情。累了、困了，倒头便睡，人像踡缩在露水草叶
上的一条虫子。

我认识的一位诗人，20年前，不甘乡村的寂
寞，一个人骑车来到离家200公里外的大城。诗
人流落的夜晚，望着异乡的灯火，身无分文，举目
无亲，一个人在桥上露宿。

露天而眠，是一件不得己的事情。在我的记
忆中，多年前，有几个山东人在小城的十字路口卖
生姜。卖生姜的汉子，手持一杆小秤，肩披一件棉
大衣，到了晚上，也不住旅店，拥着一条花被单，蜷
缩在街头一角，露天而眠。

一张床，是人很基本的消暑诉求。空调年代，
人们躲在冷气房里乘凉，那些固执地躺在一张竹
床上，在天地间乘凉的人，已经不多了。

儿时，我常露天而眠。那时，夕阳刚刚落山，
外祖父在路边支上竹床，用脸盆泼水。一盆水被
抛成180度的弧形扇面，沁凉的井水泼到马路上，
咝咝冒着热汽。月亮升起来了，蝉鸣渐渐停憩，这
时候，不知谁家的卧榻上，传来时续时断的鼾声。

少年时，我向往田园生活。有段时间，想陪瓜
农看瓜，困了，在瓜田里睡觉，身上盖几片碧绿清
香的瓜叶。

仰面朝天，可以看星星，还有清风抚拂疲惫的
身躯，这是在室内高枕无忧所体会不到的。古代
文人崇尚“天为衾、地为席”的浪漫不羁，唐寅在
《桃花诗》里说自已，“酒醒只在花前坐，酒后还来
花下眠。”

一个人在路边鼾声四起，说明这个人困极、倦
极，已别无选择，无路可退；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
上呼呼大睡，这个人身心潦草，不在乎别的目光；
一个人在草坪上四仰八叉，这个人骨子里有浪漫
豪放的基因。一个人在异乡安然入睡，这个人入
乡随俗，随遇而安，把浮华、喧嚣、喜悦、烦恼丢在
一边。

本版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水边人家
■ 李玉峰(海南)

傍水而居的人们
仰仗大自然的恩赐
静静地深居在青山绿水间
早晨，在酣熟甜蜜的梦乡中
聆听流水穿越黎明帷幕后浪啄前浪
黄昏，于百舸争流的碧波间
咀嚼溪风煮沸鱼虾飘溢的阵阵清香

那弹奏着音乐般潺湲的溪水
湿润着农家耕作的田园
在岸上放牧思想，在河中游泳灵魂
感恩宛若终生乳娘的流水
梳妆少女的美丽，灌浆男儿的智慧
哺育每一位土著追寻心灵的爱恋

那连绵起伏的山峦
舒缓地拥抱着水边的村舍
生活在这里的百姓远离尘世的纷扰
沉淀着岁月，品味着生活
幽雅地编织庭前院后的秀美山河
尽管朝代更迭了一个又一个
纵然岁月轮回了一年又一年
河里涛声依归，村边群山蜿蜒

人们自给自足繁衍生息
保持着独特生活节奏
悠然度过一个个寒暑晨昏
与河畔的母土同眠
于溪边的流水共枕
固守着这方近似原始的家园
看日出月隐，观云飞霞落
人世间的明月清风搂入怀中

■ 徐国良（海南）

我当指导员的时候，因我军没有实
行军衔制，干部与战士的服装布料、裤子
相同，只有上衣不同。干部上衣有上下四
个兜，战士上衣只有上面两个兜。有的老
兵回家探亲时，为了光面子，专门借干部
的四个兜上衣穿。官兵祝贺某人提干了，
也常说：恭喜你穿上四个兜了。我提干直
至当上指导员后，还有两身战士服没穿
烂。我经常喜欢穿战士服。那时部队只
规定战士不能穿干部服，没规定干部不能
穿战士服。

1978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去宣化
炮兵学院政治系读书。我仍然穿着士兵
服去报到、上课。宣化炮院是指挥学院，
只有团营职干部才有资格上政治系和军
事系读书。所以，当我提着书包上课时，
经常引来异样的目光：战士怎么能到这
里学习？我的心思全用在读书上，根本
没考虑穿着打扮，哪怕脸颊冻得像猴子

屁股，我也从来没想过买点护肤膏什么
的。另外，我是参沙子上学的，整个政治
系十五班一百名学员中，只有我和耿指
导员两个正连，其他全是团营。同学们
都知道我是干部中的新兵蛋，还有士兵
衣服没换装完，穿也很正常，不是做作。

1978年12月，学院组织真理标准讨
论，每个班要推举一个学员代表发言。
也许因为我是本班学员中的新兵蛋，也许
是同学们要培养我，大家就推荐我到学院
参加大会讨论发言。我把发言稿写好后，
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帮忙看了一遍，提出
了修改意见，傅荣恩政委和谭建华教导员
还亲自帮我作了修改。我为了确保该露
脸时决不露屁股，不给政治系丢脸，利用
两个早晨把稿子背熟了。

学院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大会那天上
午八点半，我斗志昂扬地走向讲台左侧
备讲席时，被大会工作人员、学院政治部
的一个干部拦住了：“你干什么？”我说：

“我准备上去发言。”“你发什么言？”他知

道这是学员的理论讨论，没安排战士发
言。我说，我是政治系十五班的学员。
他头一扭：“政治系哪有战士学员？”我
说，我都当两年指导员了。他还想说什
么，学院哲学教研室的崔教员走了过
来。他认识我，大手一挥，像交警指挥动
作：“让他上去！十五班学员。”

其实，在我那身士兵服上，还发生过
好些故事。1977年，我连有个入伍不久
的新战士，从山上伐木回来的路上，不小
心让扛在肩上的大锯掉下来，扎在膝盖
上，并发感染，造成髌骨坏死。手术后，
情绪低落。因我连距离治疗单位一六二
医院只有三公里，我下班后去找他谈过
两次心，讲了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故
事，鼓励他正确对待并战胜病残。

谁知第三次去时，这个战士悄悄对
我说：“指导员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了。”我
问，为啥？他说：“我们科的护士长很反
感你经常往这里跑，说你这个班长不在
连队好好呆着，整天往医院跑什么？想

来看姑娘，钓妹子呀！真是癞蛤蟆想吃
天鹅肉，这里的护士，不是正连以上干
部，别想打她们的主意。他一个小班长，
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对他说：“你为啥不告诉护士长，
我不是班长，是你的指导员，只是没穿干
部服呢？”他说：“我说了，她不信。她还
说‘现在许多战士做梦都想提干，只要穿
上四个口兜，就跑到我们医院显摆，他都
当上指导员了，干嘛还穿两个口兜，神经
啦！你看他那白面书生的样子，嘴上连
胡子都没有，哪像个指导员？你骗鬼去
吧！’”说完，他委屈得眼泪直流。

再后来，有人给我做媒，说是一六二
医院某科护士长，我立马反应过来，就是
那个曾经污蔑过我这个穿两个口兜军官
的人。我很不客气地对媒人说，你让她
嫁给别人吧，我配不上。不久，她嫁给一
个连职干部，随夫转业了。

三十多年后，她来海南旅游，我接待
过她。桌上，我真想调侃一下她当年污
辱我的事。话到嘴边打住了。我只是围
绕这两个口兜上衣发生的故事，时常提
醒自己，不要忘记古人的话：凡人不可貌
相，海水不可斗量。

穿士兵服的连官


